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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曾用名赵新政、张柄州，1921
年6月出生，陕西省礼泉县水平乡王井
村人，中共党员。他14岁参加红军，是一
位平凡而又可敬的红军老战士，为中华

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奋斗了一生。

张鹏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

年丧父。7岁时，正遇民国十八年（1929
年）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生活

无着。母亲把仅有的五亩山岗薄地典当

给别人，带着一家五口背井离乡，逃荒

到山水县起家村。为了让孩子讨个活

命，母亲痛哭一场，把张鹏卖给该村一

家姓赵的地主当儿子，更名赵新政。

张鹏卖给赵家后，名义是儿子，实

际是奴隶。他每天上山放羊，只带几个

不够一顿吃的窝窝头，边放羊，边砍柴。

晚上归来，把羊圈好就又忙着给地主烧

炕，打发地主入睡后，自己睡在冰冷的

地上。一次，张鹏背上长了个大疮，发着

高烧，地主不仅不给医治，还逼着他去

放羊。他强忍着病痛上了山，结果因一

时照看不周，一只离了群的羊被狼咬了

一口，吓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很晚才回

去。到家后钻到羊圈中隐藏起来，但还

是被地主发现了，遭到一顿毒打。棍子

正好打在疮上，脓血直流，当场昏倒在

地，无人过问。苏醒过来以后，几天不让

吃饭，还得照常放羊。

年幼的张鹏在赵家熬了6个年头。
地主的为富不仁，激起了他的满腔仇

恨，他时刻想着怎样摆脱这个封建牢

笼。其族兄赵明是红军游击队的战士，

对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不断在生活

上照顾他，向他讲述贫苦农民只有跟共

产党走，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推倒压在

身上的三座大山，只有解放全人类，才

能解放自己的道理。1935年1月，张鹏14
岁那年，在其族兄赵明的帮助下，逃出

了虎口，到陕西省赤水县参加了红军游

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鹏入伍后，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

们的关怀，他亲眼看到首长和战士们同

甘共苦，亲如兄弟，感到革命大家庭的

温暖。他下定决心，永远革命，为人类的

解放事业贡献一切。1936年12月，张鹏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鹏在极端

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了一次又

一次的严峻考验，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

主义战士。

抗战时期在禹县同日本鬼子的一

次战斗中，敌人用大炮轰击我军阵地，

工事炸塌把我们的战士埋在土里，有的

被压死，有的被闷死。张鹏被扒出来后，

得了个脑震荡，但他仍不下火线，随军

转战。还有一次和日本鬼子的战斗中，

我军把日军包围在孤城中，屡攻不克，

于是搭上云梯，用炮火掩护攻城，连续

上去四个战士，都中弹牺牲。这时身为

排长的张鹏奋不顾身地爬上了云梯，敌

人开枪射中他的下颚，把下巴都打掉

了，弹片长在肉里（直到逝世也未取出

来）。之后我军大部队赶到，县城被攻克

了。后来，他给亲人们说：“我是九死一

生的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突围中，由

于被敌人封锁，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晚

上没被子盖，战士们互相抱在一起睡

觉。张鹏身患疟疾，无药无食，发起高烧

来，靠喝水降温，一次要喝五六碗冷水

才会清醒些。首长眼看他一点也走不动

了，要把他留下来交给地方，让群众把

他保护起来，病好后再回部队，他坚决

不同意。部队领导趁他在昏迷中，给他

留了封信和一些钱，安排在老乡家养

病。病养好后，派人把他接回部队。

张鹏参军后历任班长、排长、副连

长，二十步校建委会总务股长、第五步

校招待所副所长等职，先后参加过7次
大的战役，荣获军级“八一勋章”“独立

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各一枚。

1953年6月，张鹏因身体不适应部
队生活，转业到汝州市（原临汝县）工

作，曾任县供销社供应部副经理、县医

药公司经理等职。由部队转业到地方搞

商业工作，是个大的转折，他到地方以

后，继续发扬老红军战士的优良传统，

他那一心为公的革命精神，勤勤恳恳的

工作姿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工作

作风，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

鹏到医药公司工作以后，坚持群众路

线，事事依靠群众。他说：“我们医药公

司是又采购，又供应，又生产，又加工的

单位。我们的工作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健

康，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当时在药

物管理上问题很多，很多药品包装不合

格。特别是中药，大部分是树皮草根，由

于房子少、院子小，保管不善，不卫生，

不安全。他发动职工实行任务包干，使

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他总是闲不着，天

天带头打扫库房和院子。

张鹏还十分注意关心职工生活。职

工有什么问题，他都了如指掌，总是尽

量帮助解决。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
带领职工开荒种菜。这年冬天储备了

6000余斤白菜、500多斤萝卜，职工们吃
上了饱饭，安定了情绪。由于张鹏和同

志们的共同努力，医药公司的面貌不断

发生变化。

张鹏在长期的战斗环境中，学会了

装被子、做衣服，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吃

剩下的饭热了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粮

食。他经常向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他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参加了解放

军，在部队进步很快。

1985年7月3日，张鹏同志因病去
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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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青阁，明清时期又称迎恩楼、迎风楼，其旧址位于汝州市区郏

宝路口西侧东关街祖师庙旁。来青阁历史上曾是汝州地方官员迎旨

接官的重要礼仪性活动场所。皇帝有圣旨、诏谕送达汝州，或上级官

员巡阅地方途经于此，或新官莅任，地方官员都要出城三里，在来青

阁外列队迎接，谓之迎旨接官。汝州人在来青阁外迎旨接官的旧制，

兴起于何代，已不可考，然汝州自古为沟通秦晋楚吴之要道，许洛古

道、宛洛古道皆穿州城而过。遥想往昔，过往商旅络绎，每岁途经于

此的官宦世胄，亦当不在少数。

令人遗憾的是，来青阁这座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古迹，却在“抗

战”时期被毁，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汝州籍文化名士张绍文

先生在其出版的个人诗集《张绍文诗选》中，就有一首描写来青阁的

诗：“紫气东来古阁迎，苍松翠柏总青青。登高一望许都近，十里烟霞

罩汝城。”如今的好古寻幽者，想要探知来青阁的过往，唯有借助于

档案文献的些许记录，去了解来青阁及其附属建筑的历史嬗变。

提及来青阁，首先需要讲一下其所处的东关街。东关地区作为

城市的外围延伸，汝州城的东大门，依托于交通的发达、通畅，自古

商业繁华，通过阅读明代汝州学正任仪撰写的《重修备水渠记》一

文，可对东关街的繁荣景象有一个初步印象。其文曰：“汝为河南名

郡，城有门三，东曰仰京，西曰瞻洛，北曰望嵩。俱有关以附之，居民

萃焉。西北二关事产差少，而东关自仰京门抵迎恩楼，几三里许，人

物聚集，店设鳞次，商贾货于斯，行旅止于斯，士夫庐于斯，诚一州冠

冕也。”

到了清代，随着南关街、西关街商业区的形成，原本喧闹的东

关街逐渐落寞，其商业繁华程度已大不如前，街道长度亦有缩短。

道光《直隶汝州全志·城关街道》卷三记载曰：“东关外东至吕祖阁

为泰来街属东关，阁外属在一里。街中迤北为登封巷，至北东、西两

路，属东关，其路北以西属水峪里，东属在一里，北属向一里。街自

南往西有临隍口，中有青岭巷，东有鲁宝巷，俱南至东关，房舍后属

在一里。又东门外有便径一道，口北至土桥，属东关，桥北属水峪

里。”由此可见，当时东关街仅至现今的东关街中段（后毛庄口西），

分界线为路中的吕祖阁，该阁为道光八年汝州知州董大醇，在明代

乡贤张维新石牌坊遗址上捐奉创建。据志书记载，张维新因政绩斐

越，屡有擢升，时东关街及城内中大街均有为其所建石坊，分别为

张给事坊两座、张布政坊两座，而东关吕祖阁旧址为其中的哪组石

坊，已无从可知。

根据不同时期的档案文献记载，来青阁的名称及其附属建筑，

在历代官府的不断修缮下多有变化，大致可分为迎恩楼、迎风楼、来

青阁三个时期。

来青阁在明代称迎恩楼，恩者，即皇恩也，寓意为“恭迎皇恩”。

古语有云：“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国语·晋语一》曰：“孝、敬、忠、

贞，君父之所安也。”君臣之礼，礼莫大于敬，在君主集权统治达到了

顶峰的明代，利用语言、行为表忠心是臣子们最常用的办法。因此将

汝州东城门命名为仰京门，在城外的郊迎之地，设迎恩坊及迎恩楼，

更多地是为了展示地方官员对皇帝的忠敬之心。经过查询，各地以

仰京、迎恩为名的城门并不在少数，在韩国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岘

底洞亦有迎恩门一座，该门是朝鲜王朝时期国王亲自迎接中国明朝和清朝使臣的

场所。该门旧名迎诏门，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朝使臣薛廷宠来到朝鲜，他对
“迎诏门”的名称发表意见说：“所迎有诏、有敕、有赏赐，而名以‘迎诏’，似偏矣！”

于是题写“迎恩门”三字，作为该门的新名称。通过正德《汝州志》的记载，明代的迎

恩楼建筑群，主要有迎恩坊、迎恩楼、观音堂、接官亭等构成。正德《汝州志·公署》

卷四曰：“迎恩楼，在东廊门上。”正德《汝州志·寺观》卷四曰：“观音堂，在东关廊门

外，今置接官亭于内。”

清代初期，来青阁曾易名为迎风楼，并祀以文昌帝君。迎风者，乃汝郡发脉于

此，受气于东，故在此四方风象聚会处，立文昌阁以应其祥瑞。同时迎风楼，亦有接

风之意，仍不失其为郊迎之所的本职。

林中宝，字玉斋，辽东铁岭卫人，恩贡。清顺治七年（1650年）六月，任汝州知
州，在任三年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经历明末之乱后，汝州境内的古迹名胜多

毁于兵燹，或年久失修，知州林中宝与巡道范承祖曾先后重修学宫文庙、洗耳河

桥、风穴寺、南禅寺、法行寺……东关迎风楼，作为汝州官府迎来送往的重要场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重修迎风楼及其附属的接官亭、观音堂、玄帝庙，也显得

尤为必要。

继知州林中宝重修迎风楼建筑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迎风楼再次迎

来了它的新一任重修者，知州章世麒的到来。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职官》卷二记

载曰：“章世麒，字秩千，顺天宛平人。康熙六十年任，听断明决，培文风，赈饥民，舆

情爱慕，有去思碑。”章世麒所撰《创修汝郡培风、来青阁诸工记》一文，对该次重修

及缘何易其名为来青阁，有详细记述。“汝本周南地，北枕嵩少，岘山峙其右，三山

列于左，颇擅形胜。独汝水东去，曾不回顾郡城，而郡城之巽方又无重冈峻岭以锁

其流而收其气。善乎前人之谋，欲建浮屠于东南五里外，砥柱廻澜以锁地气，谓可

以使富庶常保，而文教亦以蔚兴也。会以费浩中止，仅存其基。康熙壬寅，不佞来守

是邦。询得其故，谋成厥工。周览相度兵燹之后，东城一带大半倾圮。郭之东极，向

有迎风楼，上建文昌祠并元帝庙、观音堂，皆前人所设，以为锁钥郡城计也。今皆鞠

为茂草矣。于是，先其近者，图其易者，而尝试之，经始于癸卯之正月。先于城东南

隅，商之青乌家撤旧钟楼之基，创建文峰塔。因治东城内外之倾圮者，建宾暘楼于

东门之上，以迓生气。又即迎风楼旧基扩大而重建之，仍祠文昌于上。文昌，木德

也，易其名曰‘来青阁’。东方者春，青阳来复，斯文明有象。”

雍正四年，来青阁建筑群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来青阁外的观音堂被易名

改建成了先农坛，从此以后，这座观音堂再未出现于史料文献的记载。清道光《直

隶汝州全志·祀典》卷五记载曰：“先农坛，在东郊来青阁外，拜殿三楹，拜台一方，

院墙四围，门楼一座。雍正四年诏各府县衙立坛祀神农，每岁以仲春亥日致祭，并

行耕籍礼。”

据熟知地方掌故的姚国旗老师介绍，听早年见过来青阁的老年人说，来青阁

的下部为砖石垒砌的高大基台，正中开有门洞供行人车辆通行，基台的北侧设有

台阶可以登顶。基台之上为楼阁建筑，样式与东城门门楼一样，均为重檐歇山顶，

民间俗称“两滴水”，对比周边县市留存下的类似古建筑，与其最

为相似的为洛阳鼓楼。关于来青阁被毁的具体时间，按照民间的

说法为1944年5月临汝沦陷前，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为修建工事
而拆毁，不过具体还有待考证。

来青阁作为汝州城重要的地标性古建，

见证了上千年的封建官场礼仪和无数的宦海

沉浮，对研究中国古代礼仪和政治制度均有

着重要意义。

那时候的初中生，拥有一支自己的

钢笔，那是很牛的事。

以至于拥有一支钢笔的人，从来不

藏着掖着，直接把钢笔插在胸口的衣兜

上，笔帽舌头别在外面闪光发亮，格外

显摆。

钢笔也叫自来水笔，在现代书写工

具中，凡是具有蓄储液体墨水装置采用

金属笔尖，书写时应用毛细原理能使

“墨水自来”的笔，统称为自来水笔。由

于制造自来水笔笔尖的金属材料多采

用钢片，又俗称为钢笔。

插一支的，是中学生；插两支的，是

高中生。据说，这是当时分辨学生的一

种方法。那么插三支的呢？不用猜，肯定

是修钢笔的。那时候的初中生、高中生，

谁没有用钢笔在自己的手腕上画过手

表？那些没有钢笔的人，都要找有钢笔

的人在手上画手表。不管画得圆不圆，

表带粗不粗，总比胳膊腕上没有强。

钢笔稀缺，自然珍贵。拥有一支钢

笔，就像拥有一段精致的人生。拥有钢

笔的人，以钢笔来显示自己是识字的文

化人。来到人前左顾右盼，自觉高傲几

分。而那些没有钢笔又想显摆的人，会

冒充性地插上着一支笔帽上街，反正别

人也看不见衣兜里的内容。

但是，钢笔是一种消耗品，经常使

用，免不了“疾病缠身”。即便有病，人们

也舍不得将其随意丢弃。有病得治，况

且，原先修钢笔那也是个有技术含量的

行当，不是懂得钢笔的人，还真干不了。

于是，“钢笔医生”应运而生，修钢笔的

师傅便成了它的救星。

那时，城里的每所学校门口，都会

有修钢笔师傅的身影出现。

有人来修笔，修钢笔的师傅会像老

中医那样“望闻问切”，询问、检查、清

理，找到钢笔的毛病所在，并要准确地

查出病因，然后开始精心修理。

只见他像雕塑一样端坐在小凳子

上，眼光直直地盯着手心需要修理的那

支钢笔，一丝不苟地将其一一拆解，摆

放整齐。他的身边是一个打开的箱子，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边被一格一格分

开，整整齐齐摆放着的各种钢笔零件。

其实，钢笔身上的零件不多，常见的

毛病也就那么几种，无非是书写不通畅，

甚至是不下墨水，或是笔帽坏了、皮囊漏

了、笔身劈了。这些对修笔师傅来说，都

是小菜一碟，手拿把攒，手到擒来。

书写不畅，也就是笔舌头堵塞，只

要经修笔的师傅稍微一摆弄，出水就流

畅了。笔尖叉了，下水不畅且容易把纸

划破，师傅只是用手捏捏、用砂轮磨磨、

用小锤子敲敲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皮囊

漏了、笔身劈了，那就要更换新的。修理

完毕，师傅会用清水把笔胆洗净，然后

蘸了墨水，在纸上画画写写。感觉不满

意，又重新拆下笔尖反复观察、琢磨，并

再次打磨，直到让人满意为止。

修钢笔关键的技术是修笔尖，因为

钢笔主要的用途是用笔尖书写，而修笔

师傅水平的高低，也都体现在修笔尖的

质量好坏上。钢笔根据笔尖材料成分的

不同，可分为金笔、铱金笔两种。铱金笔

的笔尖是用不锈钢制成的，笔尖较硬，

价格便宜；而金笔的笔尖是用黄金打造

的，它弹性好，手感舒适，但价格昂贵。

这样的金笔的笔尖磨损了，就要找

修钢笔的师傅镶金。这是修钢笔的绝

活，叫“点笔尖”。接到这样的钢笔，修笔

师傅就会把钢笔小心夹在一个模具当

中，用喷灯熔化一根金丝，再用一根针

挑起一点，粘到笔尖上，等到冷却之后，

还要用细砂纸轻轻磨拭一番，并且让顾

客自己试一试，提出问题还要进一步再

打磨，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这样一支钢笔，自然价格不菲；修

理这样的钢笔，费用自然不低。拥有这

样一支钢笔的人，自然颇有地位。所以，

修钢笔的师傅很是乐意接这样的“大

活”，而修理起来也会格外用心。记得当

时修理一下钢笔，也就是一毛两毛的

事，但修理这样的钢笔则要一元两元

了，这是很奢侈的事。

但人家那手艺，简直是在笔尖上跳

舞。

一个技术高超的修笔师傅收拾、打

理出来的钢笔，那笔尖落在纸张上，润滑

得就像手触摸了婴儿的肌肤，让人惬意

自如，行云流水，辞藻飞扬，心花怒放。

至于其他需要更换的部位，只要零

件一换，也立马焕然一新。但是，其中存

在一个小小的遗憾，且听我慢慢道来。

彼时的钢笔，品种较少、颜色单一。

牌子无非“英雄”“永生”，颜色也就“黑

色”“墨绿”“枣红”，更换笔帽或者笔杆，

有时会配套不全，那就只能搁兑了，然

后就会出现“墨绿”的笔帽配“枣红”的

笔身，或者“枣红”的笔帽配“黑色”的笔

身，好像一个人穿搭不合适。但只要能

正常使用，没有人会嫌弃和笑话。

毕竟，能拥有一支钢笔，来之不易。

当时，钢笔的广泛使用带动了修笔

业的兴起，只要在百货商场文具柜台旁

边，或是有学校、有学生的地方，都会有

修钢笔的摊位。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学校门口、

或者文具店门口，一位修钢笔的师傅坐

在小桌前，手握小小的钢笔，熟练地进

行修复。这不仅是一项手艺，更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钢笔最为

“高光”的岁月，凡是在单位工作的人，

几乎都有一支钢笔。同时，为了满足别

钢笔的方便，那时的男式春秋装上衣在

制作时，还特意在上衣的口袋翻盖上开

一个小口，以便插取钢笔时顺手方便。

在那个年代，能写一手好的钢笔字，会

被人刮目相看、高看一眼，甚至能带来

工作和晋升的机会。

然而，时光流转，随着圆珠笔、中性

笔等便宜方便笔的崛起，昂贵的钢笔渐

行渐远，传统的修钢笔行业也逐渐式微。

在历史长河的淘漉中，人们对于书写工

具需求的改变，使得修钢笔的师傅们逐

渐隐退、消失，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对往

昔的怀念和曾经拥有的温情。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一种行业的逐

渐退出，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改变，代

表着人们对于书写方式的转变。悠长岁

月中一系列传统行业的兴衰更替，也标

志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和进步。

让我们一起温顾这些渐行渐远的

老行当，去感受时光的变迁吧。

汝
州
东
关
迎
恩
楼
、迎
风
楼
、来
青
阁
的
由
来
及
名
称
演
变

□

刘
孟
博

红军老战士张鹏

老行当之修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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